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杜宇：

今天又是七夕了。

想起和你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七夕，是我们岱舆山的一帮少年男女，偷偷飞到银河上空，躲在云层后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，五百年前，还是四百年前？看，在我们神人的生命里，“年”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词语，它根本无法作为我们生命的尺度。对我来说，应该替代它用来标志阶段的，是我对你的爱。

这样，我的生命就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：爱上你之前，和爱上你之后。

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的你，你甚至永远不会知道我在爱着你。在你的眼中，我只是一个岱舆山最普通不过的女神吧，随时都可以消失在你的视线中而不会引起你的察觉。是的，与你阳光般焕发的生命热情相比，我这样平凡到黯淡的人只是地上摇曳的阴影。

我永远记得爱上你的那一天。那个时候，因为天帝的光临，岱舆山举行了无以伦比的宴会。杜芸姐姐跳起了承天乐舞，她的风采如同鸿蒙初辟时的闪电一般震慑了所有的人，可我却单单注意到了在一旁为她击鼓的你。那样专注的神情，那样蓬勃的朝气，让我仿佛又回到了脱胎为神的那一天，心中只有满溢和浩大的欢喜。就在那一天，天帝爱上了杜芸姐姐，我爱上了你。

可惜，杜芸姐姐背弃了天帝的婚约，你也不曾对我稍加关注。天帝是强有力的上位者，他选择了惩罚，可我呢，我平凡的地位注定了我的卑怯，却也成就了我的宽容。我仍旧象平常一样生活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视线中，你已经成为了中心。

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或许只有到了世界末日，我才可以抛却所有的矜持与怯懦，向你吐露出我深埋的爱。于是，在末日来临前的无数日夜，我只能佯装冷漠地站在人群中，看你独自来去。

因为杜芸姐姐的事情，你变得沉默寡言。你不再击打鼍鼓，不再和我们一起去看牛郎织女相会，甚至不再朝我微笑。我常常隐身在归墟缥缈的浪花后，看月光下你陪伴在做工的杜芸姐姐身边。那个时候，我常常流泪，为自己的无能为力，也为自己没有前景的爱情。那些眼泪全都化成了水汽，弥散在你的身边，可你感觉不到。

或许，真要等到天崩地裂，海枯石烂，我才敢让你知道一个少女渺小的爱情。

今天，是我们在岱舆山度过的最后一个七夕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这座承载了我们千万年的神山就会沉没在北极海沟之中。只有这个时候，身为神人的我们才会体会到“一年”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变化。

此刻，我潜身在这茫茫的黑暗中，思念着你，而你在做什么呢？难道还是日复一日地坐在琥珀色的悬崖上，看着那个被你亏欠的少年远去的方向？我已经不忍再躲藏在浪花后面看你，我不知道那份歉疚你究竟要背负到什么时候，可是这一次，我已经决心要帮助你。

过些时候，我们都要降临到天帝分派的凡间土地上去了，你却不知道，我暗中向天帝祈求，要和你降临到同一个国家。“你能给我什么承诺呢？”天帝问我，而我只能回答他：“我要给杜宇永远的幸福。”

真的，我想要你幸福，想要你再回到以前那阳光一般灿烂的模样。我梦想牵着你的手，一起在山川河流之间飞翔，你的眉间再不会有沉重的郁色，你会说：“我的幸福是为了你，蕙离。”

我把这些话刻在归墟深处的岩石上，等到归墟干涸的那一天，你就能读到这些生满了绿苔的文字。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就有一个少女，用她永恒的生命在爱着你。她会耐心地等待，等待你的爱情降临的那一天。

蕙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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